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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文

“我想去一趟广州。”木棉蹦出这句话，让三爷
不由得震了一震。
他盯着木棉，木棉丝毫没有回避，也这么直视

着他。三爷从她眼睛里看到了和她柔弱外表不一致
的倔强，感觉木棉是认真的，便叹了一口气，说：
“广州是个开放城市，不比清江镇这样的小地方，那
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何况路远迢迢，人生地不熟
的，你形单影只，去了怕是不安全！”
“梅芳是一个人去的，她现在也是一个人在广
州。”木棉平静地说，“你把地址给我，我会小心
的！”
“我知道你们姐妹情深，但这真不是可以开玩笑
的。”三爷正色地说，“过几天，我会亲自去一趟。

你就不要胡闹了！”
木棉本想说可不可以跟着一起去，又担心一男

一女多有不便，而且到了广州，让梅芳看见，怕会
生出不必要的猜忌，便把话咽了回去，只说：“那
好，你一定要把她劝回来，外面的钱虽然好赚，也
比不得有朋友在身边！”
说完，木棉便向外走去。三爷问：“这就走吗？”
“林洋的邀请，你不是都听到了吗？”木棉一边
说一边走，头也不回。
三爷也不拦她，只在身后问了一句：“学校放暑

假了吧？今天晚上你住哪儿？”
木棉的脚步顿了一顿，这个问题真的困扰了

她，因为租住的房子已经结过账了，虽然铺盖还没
搬走，但却并不适合再住。正犹豫间，三爷说：“生
日晚会结束后，如果没地方过夜，你可以回来这
里，梅芳住过的那个房间还空着。”
木棉回头看了三爷一眼，而后转身离开。

木棉并没有真如自己所说去了林洋家，因为她
并不打算在他家待多久。她准备等他们吃完晚饭去
送份生日祝福就好。于是她便去了书店，一是想挑
选一本书作为林洋的礼物，二是准备就在书店消磨
时间，磨到他们晚宴结束再去。
当她沉浸在书中的故事情节里无法自拔的时候，

冷不丁有人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她条件反射激烈，
把书都吓掉在了地上。抬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木棉
瞪了他一眼，说：“章大树，你是要吓死我吗？”
“林洋猜得果然没错，就知道你不会主动过去
的，让我过来叫你。没想到你没在三爷发廊，竟然
躲到这里看起书来了！” 章大树捡起地上的书说，
“《简·爱》，呵呵，你跟这女主角的性格倒是有几
分相似。”
“你怎么知道我在书店？”木棉拿回他手里的
书，没好气地说。
“好歹跟你初二初三两年同学，现在高中文科班

又是同学，你的这点爱好都不了解，我还怎么称得
上是你的死党？” 章大树阴阳怪气地说。
“行了行了行了！给你点阳光就灿烂！”木棉有点
不高兴地说，“被你逮住了，没啥好说的，那就走吧！”
“你说你这个人吧，和林洋不是一直都好好的
吗？他没得罪你吧？你今天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章
大树异常纳闷地说。
木棉本想告诉章大树有关林洋那封情书的事

情，又觉得这事还是不提了吧。本来只是自己尴
尬，更多的人知道了，别扭的气氛就扩散了。
木棉掏钱买下那本《简·爱》，就跟随章大树一

同来到了林洋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海城县乡村，拥有一栋

三层以上的楼房算是家境了得的，而林洋家，就有
两栋五层楼房，而且还是前后均有阳台的。且楼房
的边上，还盖着一溜两层平房作为厂房。果然是有
钱人家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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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不归/文

有人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那么，
何不让它们结伴同行来一场蓄谋已久的背叛，用笔
画的针线将遇见的景人情感编织进文字的布帛里呢？

一
阳光轻柔，扫却午后的灼热。踩着台风的尾

巴，登上北上萧山机场的大巴。满载亲友的叮嘱与
祝福，赴一场半月之旅。一声鸣笛化为一串长长的
“再见”，轻轻压在三位老师和二十八位学子的心间。
此行是期待，期待最美的遇见；此行是历练，

历练更强的自己；此行是碰撞，碰撞文化的火花，
渲染彼此精彩。
一路晴雨不定，一路欢笑不断。眼里盛满盛夏

热光，我们正悄然改变：我知道此行与独行的不
同，此行是尽职独行是尽兴；你收敛了高亢的音
调，你分享起小份的零食，你轻轻地喊我“老师
好”⋯⋯我在心里默默享受这行走的快乐。

二
昨夜辗转，子时即醒，再难入眠。我想：一个

人居家太久就会向往外面的精彩，打破固有的模式
做一番生命的尝试；而一旦领略过旅途的欣喜和风
雨，才发现家是最温馨的港湾。我见过许多轻飘飘
出走又沉甸甸回归的匆匆背影。

我们当然属于前者。五点起床，二十分钟后出
发，早餐是在风里吃的。带着蒙眬睡意居然看见火
红的太阳直射着金色光圈，照我们去往萧山机场。
晚点半小时的飞机挡不住热情的脚步，待坐定

海航波音737，透过舷窗看见最震撼的云层。那是纯
粹的白，不掺任何杂质，是织女的白纱，是大朵的
棉花。很有规则地排列，形成白的波浪白的山峰，
峰谷分明。仿佛置身白色海洋中的船帆，随波起
伏，我们正赴瑶池参加王母盛宴，超脱肉身之躯，
飘飘，不在人间。
悠悠荡荡，乘务员柔和的声音特能催人入梦，

梦里揽明月与灿星赏琼花与仙露，迷醉。
柔声再度响起，就要降落宝安机场。右侧，一江

碧水荡漾绿波，一架长虹横亘南北；江岸，或鳞次栉
比，或星罗棋布。这就是和改革前沿之地深圳的初见。
只是转机，我们只能在机场盘桓。直上四楼，

徘徊在巨大的蜂巢状的穹顶之下，巨大的广告牌和
精美的食品让人误以为在高档商场。
忙里偷闲的孩子，手持一本《疯狂英语》模拟

异国情景，联机一局“楚河汉界”摆脱旅途劳顿，
摆上一册暑假作业开启学霸模式。一股清流缓缓从
心间滑过，我听见禾苗拔节的声音，低沉但动人。
黑暗的翅膀抖动三下，夕阳就沉入山坳不见。

腾空而起的飞机载着我们飞越南海跨过赤道，直指
此行目的地——奥克兰。等明天醒来，我们就这样
轻轻地走进冬天。 （未完待续）

游学南国 诗意满囊

赵佩蓉/文

坞根多山，这是我踏上这片土地后的最初印
象。三面环山，境内有大济山、茅陶山、大莱山诸
山，镇以山得名。清《嘉庆太平县志·叙山》载：大
济山，在县西二十五公里，山顶有大济堂，下即大
乌根、小乌根，旧名“乌根”。
山，给坞根的土地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地名

就是最显性的呈现。镇所属的村居名称，大多跟
山有关，蒋山（旧写作“桨山”）、小坞根、大
地山。那一片含辛茹苦养育每一个子民的山地
呀，没有亲疏之分，她慷慨地敞开坚韧的臂膀，
让每一双勤劳的双手分享安放在胸膛里的那份肥

沃和坦荡。然后又张开双臂，让每一把锋利的锄
耙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上耕耘。一代又一代的山
乡人，他们在长尾雉鸡的啼叫声中醒来，然后去
晨光照耀的山地上播种。他们在躺满番薯的地垄
上小睡，他们用花溪的泉水浇灌门前的梨树、李
树。土豆，小麦，生姜、杨梅⋯⋯不同的作物，
以无限宽厚和丰富的馈赠，哺育了这一片山地的
子嗣。
这种印记，还体现在隐性的层面，有关红色的

记忆。1928年的秋天，一个挑着箩筐叫卖“盐虾”
的后生，从岭脚村的茅草房里走出来，穿行在小岭
头扬尘的山路上。这个光头赤脚的后生，十岁丧
母，十五岁父兄相继离世。他孤苦伶仃，依靠打短
工、撑船、卖缸度日。也许贫寒距离真理更近。思
想的风暴在不为人知的暗处汹涌，后生剑眉常常不

展，黑云压城，怎样才能迎来新的黎明？他，叫柳
苦民，正受中共温岭县委的派遣，到离县城十五公
里的坞根建立革命根据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柳苦民的领导下，坞

根筹建了一支农民武装。1930年 8月，坞根游击大
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七百多名
患难同胞，骨肉相连，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
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十年武装斗争中，
红二师沉重地打击了浙南反动政权和封建势力，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血肉之
躯，就是这样，扛起了烽火岁月。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近二十名

有姓名、生平可考的烈士，如今长眠在坞根镇西
山山麓。陵园肃穆，弥漫着经久不息的悲怆与沉
痛气息。灰白色的坟茔，镌刻一行红色的名讳。

柳苦民、赵胜、程顺昌，我一一读过他们的墓
碑。安息在地里的人，用沉默消纳了世上所有的
苦和累。看着家山的野花谢了又开，看着故园的
星辰落下升起，他们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深厚的泥
土。我伸出手，摸了摸石碑。坚硬的冷，热血凝
结的冷，瞬间传递。这冰冷里，我读到了筚路蓝
缕的艰辛，读到了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和信
念。苍穹之下，一拨又一拨的生者，面对十五米
高的纪念碑，鞠躬默哀。这冰冷，再度还原成热
血，汩汩地流淌在后人的血管里。我的目光再一
次盘桓在陵园，一个声音破空而来：这里的每一
寸土地都值得尊敬，托起这片土地的生命可以消
亡，但是精神必定永垂不朽。
坞根的这一片山呀，着实是生长养育我们的躯

体和灵魂的地方。

坞根的山

醉美八一塘
依兰/文

我又一次来到了这里——坞根八一塘。
一年中总会有那么几天会来这里走走。春有百

花，秋有枯草，滩涂，渔船和落日，都是记忆中惊
艳的时光！静坐坝上，看白鹭嬉戏，看云卷云舒，
看螃蟹在泥里穿梭，看草木在微风中摇曳，看岁月
轻轻抖落光阴的影子。没有嘈杂，没有游人，极目
处，我们就是唯一的人在画中游。
今朝，趁着周末闲暇，又惦记着要来一趟。
此次，我是专为落日而来的。我们到时已是落

日余晖映晚霞，海天一色美如画。
“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儿
子在前面兴奋地大喊！“很应景啊！”老公表扬道。
小小少年咧着嘴，在夕阳里想着关于“夕阳”的
诗。
八一塘的海风徐徐地吹，拨动了夕阳下雀跃的

心，那是久违的海阔与天空！我左手抱着女儿，右
手搂着儿子，在对面男人的手机里定格岁月静好。
因为涨潮，无法下去捉螃蟹，老公就在坝上陪

着儿子奔跑，像风一样自由！
我抱着女儿，静静守候着落日，看它一寸寸染

红天际，看它一寸寸落下，看它投影在海塘，然后
整个海面也似着了火一样，燃烧起来，红彤彤的。
微风乍起，细浪跳跃，搅起满塘的流光溢彩。
许是落日太过神圣，连白鹭也不忍飞起，

立于船沿，静静地陪着我们。最后

一抹晚霞簇拥着娇羞的新娘，无尽地变幻着，远处
的海，早已张开双臂，迫不及待地想把所有的绚丽
揽入怀中。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那一抹晚霞，和那
一轮夕阳，挂在天边，印在心里，刻进了岁月，年
年岁岁。落日红霞映海塘，最美是黄昏啊！
终于，一眨眼之间，那一轮火红就投入了大海

的怀抱，再也寻觅不得！天一下子暗了下来，远山
和近树开始朦胧起来，海塘似一下子熄了火，凉了
半截，回归了宁静，只泛着冷冷的光。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望海楼前的车辆渐渐多

了起来，蟹肥鱼鲜，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我们找一
处露天的餐桌，海风轻拂，灯光摇曳，慢慢地品，
慢慢地聊！
儿子不喜欢吃海鲜，就专心欣赏喷泉和夜色，

找准各个角度，拍摄美景，女儿刚刚体验食物的美
好，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吃，一直叫嚷着要吃东
西，手舞足蹈，很是着急，我有点应接不暇，蟹肉
不好弄，毛豆也要剥，根本跟不上她的节奏。
吃饱喝足，不忍离去。秋月清凉，秋风徐徐，

秋叶飘摇，送来阵阵海的气息，夹杂着泥土的味
道，海鲜的腥味，还有稻谷的芳香，都在空气里弥
漫开来。
“去坝上走走吧！”然而就在出门一刹那，大家
都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原来门口的大树上白
色点点，似花开朵朵，甚是
壮观！恰有车

辆经过，白花居然翩然起舞，旁边的陌生食客不禁
愕然，我连忙解释：这满树满枝头全是白鹭，夕阳
西下，倦鸟归巢，栖息在此！“哦，原来是白鹭！
想必这里环境不错！”他拿出手机，不停地拍摄，
无奈天太黑，光太暗，根本拍不出万分之一的惊
喜！
秋风吹，灯影晃，夜悠悠！我们在八一塘的坝

上漫步，儿子忽然遗憾地说：现在居然涨潮了，
要不然，可以抓螃蟹！是啊，前年，父子俩把鞋
子弄得脏兮兮的，一个螃蟹也没抓到。许是想起
了螃蟹的狡猾，许是想起了满身泥巴的狼狈，许
是想起了同学的能干，儿子叉着腰大声宣布：下
次一定要带足装备，再来大战螃蟹君。豪情壮志
里有着少年的自信，我似乎看到了他们满载而归
的满足。
夜色在坞根的天际间蔓延，目之所至，只

有月亮的清辉洒在海塘里，星星点点，泛
光的滩涂水汽氤氲缭绕。我似乎走
进了梦里，正守着一艘渔
船，摇动双桨，驶向
远方⋯⋯


